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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境概况

“居都”是一个地名。这地方很小，如果人类文化是一个巨大的

整体，那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细胞而已。但它一旦从人类文化的历

史大背景中走来的时候，就能赋予我们人类文化的一般的和某些

特定的意义。居都实际上也是如此走进我的视野的，并且希望通过

我的努力和同仁们的帮助，让居都也如此走进贵州的、中国的、乃

至世界的人们的视野。

从地理上说，居都这个小村子位于贵州省西部六枝特区境内。

在六枝特区，它又位于六枝的西部，在六枝特区与水城特区交界处

的崇山峻岭中。这是一个不到 户人家的自然村寨，但这个自然

村寨又是一个行政村 的称属。作为行政村的居都，还包括旧寨、

中国的自然村和行政村都有自己特定的概念。自然村是人们于自然状态中，

十户、二十户相聚而居，就可称为某某村寨。而行政村是政府为了行政管理上

的需要，结合自然村落的分布、土地面积、人口，以及文化联系等方面的因素，

把某一片的几个自然村归为一个行政村，并选择一个有“中心”意义的村名为

此行政村的称谓，居都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 一 章 　居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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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岗、松林、居都垭口、坡头等自然村落。居都作为一个中国山区的

行政 人口，像许许多多贵州山区的村，它有 多户人家，近

村寨一样，贫瘠的不多的土地就分布在这些村落的陡坡上。这里的

山地非常陡峭，是贵州高原与云南高原接触过渡中的部分。由于挤

压， 得厉害，使这里的山这里的地表比贵州高原的其他地方都折

坡基本上都呈 字型。在这样的山坡上，耕地被弄成小条小条的

梯地，从坡脚一直到坡顶。居都的居民像其他许多地方的居民一

样，就是依靠这些坡地和坡脚溪流边的少许山田，维持他们的基本

生存。

在这样的山坡上，之字型的羊肠小道成为山上和山下的通道。

我到居都不久，有一天在山坡上行走时，带路的一个居都老头夸奖

我，说我走路还“挪还”。我最初对“挪还”的夸奖百思不得其解。好

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下坡时你不能脚尖朝

前，而得把脚的外侧或内侧横过来，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如果这

种移动准确迅速，那么居都人就会说你“挪还”。在这样的山间，山

沟底一般是一条小溪，溪边稍平展的地方多被开垦成了山田，再往

上，就是梯地、坡地。在山上有石头的地方，如果完全是一片片的岩

石，那这些地方就是灌木、杂草，间而有几棵从石缝里挣扎着生长

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古树，苍老而委顿。如果这里有石头也有土

壤，那这些石头间的土壤也会被山民开垦，成为贵州山区独有的土

地 石旮旯地。这种土地最大的可种百十棵玉米苗，小的只能种

一棵玉米苗。

在这里，还有一些多为砂石的山坡，多少年来在砂石的缝里靠

风化的一点点“石泥”和“植物的 。这尸体”，生长着一些草和小灌木

样的山坡，成了山民们的牧场，而这样的牧场，只有山里土生土长

的山羊和黄牛能于此生存。你如果不相信，那你去亲眼看看，那一

头头黄牛如何“挪还”走过山间的羊肠小道，如何一步一步挪过悬

崖上的小径，如何把不小的身体拉直，又如何收拢，以对付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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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沟、大坎、土堆、石磴时，你就会为这“生命的舞蹈”而赞叹了。

这里的山上是有树的，以前也曾是满山遍野的大树林，树林中

凡青葱茂盛者，这里的人就称为“箐”。后来，由于工业建设，由于人

口增加，还有人为的毁坏，树林渐渐消失，现只剩下不多的一些小

树林，东一处，西一处地在回忆往昔的繁茂。往昔，这里的人大概只

耕种山间的梯田和某些稍平展的台地；而现在，连种一棵玉米的石

旮旯地也不会放过了。

就在这样的山间，如果半山腰上出现一个较大的台地，一般来

说，也就会出现一个自然村寨。居都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寨。这也许

与贵州许多山里人生存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每一个这样的

人们的生存地和生存空间，我相信都有其自身的理由和历史。这在

作为一种文化“残片”式存在的居都就更是如此。

第二节　　　调　 查

年，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新中国成立，除了一系列的政治

和历史方面的意义之外，在文化历史上，她还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具有极深远的意义：一是把“男女平等”的字眼写进宪法，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男女平等；二是各民族平等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第一个

方面不是此处的话题。第二个方面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方，良好的

愿望与实际的情况在过去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差距，但各民族之间

的平等友好相处，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实存在。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 年举行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

贵州的仡佬族人口统计有 人。这些仡佬族人口申报，当时多

来自于贵州西部的两个地区：安顺、毕节。据说，当时这两个地方申

报的仡佬族人口是全省仡佬族人口的 。据调查六枝、安顺、平

坝等地的仡佬族老人，他们说他们当时申报为“古老族”，后经一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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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定为仡佬族。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在 年时，仡佬族人

主要是由安顺、毕节等地的“古老族（”仡佬族）人构成的，是他们构

成了当时在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今中国的仡佬族人

口大 万人万人。 与 年的约有 万，在贵州约有

人相比，是一个意味深长故事。这里有一个关于贵州仡佬族人口在

年第一次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数字变化的情况： 人口普查

时为 人；人； 年第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

人； 年第四次三次人口普查时为 人口普查时为

人（按 的人口 年贵州的仡佬族人口为自然增长率，估计

万人左右）。从这里不难看出， 人是 年的年的

人的自 年的人口数就不是自然增长，然增长数字，而

而是一种机械增长的数字。这种机械增长来自于“民族识别”，即从

其他民族中识别出了原来应是仡佬族的人口。这种“识别”在贵州

年是从 开始的，仅在务川、道真、石阡、正安等四个县，一次识

别 万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识别和几年就使仡佬族人口增加了

来的 万。人口自然增长，就使了贵州的仡佬族人口达到

罗列这些数字，表面上看与这个小小的文化细胞性质的居都

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居都与这样的民族人口大背

景有着深刻的关联，并有一种 年全国人口特定的意义。因为

人中，居都的数百人口，是其中普查出的 最宝贵、最为特殊

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六枝（当时称为郎岱县，隶属安顺地区）申报

人，并在当时的申报中，基本上为仡佬族的约有 都申报的是

“古老族（”后经专家认定为仡佬族），而称“古老族”情绪最直率和

最强烈的应当数居都人（这一事象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展开）。

不仅如此，它的意义还在于，在绝大多数的仡佬族地区和仡佬族人

都丧失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她至今还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如今的六

多人，也只有以居都为中心的几枝特区总计有仡佬族人口 个

村寨相对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其中完整地保持着仡佬语言，并且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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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使用的是居都。另外， 年最直接最不隐讳什么申报自

己族属的这一万多人，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文化意义。这就是：他

们基本上 江）流域内的居民，多有一份历史属于北盘江（古称牂　

地域文化心理上的遗传影响。北盘江流域，特别是北盘江的上游地

区，不管是“大夜郎”时期还是“小夜郎”时期（另外一说称“广义夜

郎”和“狭义夜郎”），都是现今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心区域或腹地。

年申报的这一万多“古老族（”仡佬族）人，也就是以这一地区

为中心分布的。现今的仡佬族，不管是最初的“申报群”，还是后来

的“识别群”，都自认为和人们普遍认为是贵州最古老的百濮民族

最直接的后裔，或最直接的后裔之一。也许，这些若游丝般的联系

对今天的仡佬民族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意义，某些相关的争论也是

一种虚妄，但于此的人类文化解读和阐释却也得从这里走去。实际

上我也是如此走向居都的。在我作为一个渴望解读和研究居都的

学者走向居都前，并不知道居都在文化人类学方面会具有什么意

义，只能在过去和遥远，以及相关的事象中寻找它的支点，但最终

的一切答案，只能在现实的居都中寻求。

月突然地闯进居都的，说“突然”我是在 年的 一点也不

过分。 月 春节，是年的 日，是中国农历年的年节 中

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只有有“毛病”的人才会在这样的时候，闯

到这贫瘠寒冷和陌生的地方来。实际上，居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劳，居都的文化事象也居然能一一展现在

我的面前。

在居都住下之前，我到过居都两次，那时居都也就走进了我的

视野。居都不通公路，虽然它附近就有铁路和省际公路通过，但它

在交通上是闭塞的。我在距居都最近的一个公路点上下车，也要步

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都；同样，在最近的一个火车站下车，也

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都。按行政区划，到了一个叫居都垭

口的地方就到达了居都行政村的地盘，可这里距居都村还有好几



第 6 页

公里，要越过两道山脊，才能下到座落在一个山腰台地上的居都

村。居都所在的这座山叫马脑壳山，居都村就处在山的“肚子”上，

往山后的左边走是一个叫“坡头”的自然村寨，往右边走就是居都

垭口；前面的左手边是陡峭的乱石坡，直下到深深的马脑壳河，然

后又是 字型的陡峭的石坡。在石坡的一个台地上，又住着一个

与居都隔河遥遥相对的彝族村寨；前面右手向下倾斜，下完了一个

沙土构成的陡坡后，从山沟上来，上面形成一道与居都相望的起伏

的山梁，梁上有三个自然村寨，叫松林、岭岗、旧寨。在这三个自然

村寨的背后，又是一座高耸入云不通鸟道的大山。在马脑壳山的后

面，是一座高大无比、云封雾绕的大山，人们叫它为花赖大山。这座

大山方圆数十里，把居都的整个东北面，用百丈高的悬崖挡得严严

实实的，而在居都的西南面，又是一条深深的大沟。整个居都就这

样被四周的大山和深沟环绕着，只有一条小路歪歪斜斜地从花赖

大山边绕过来，进是它，出也是它。这只是现今我们面对的现状，如

果回溯到数十年前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还封住整个山区的时

候，这样的地理环境更叫人称绝。正是这样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

保存了某些这个民族在其他地方难以保存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

从地理上走进居都时可以用得上“发现”这个字眼。在今天，居都的

山前山后由于历史的人口的种种原因，原有的森林基本消失了，山

区的隐蔽性大大减弱。但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在山脊上接近居都

时，并不知道我的脚下就有一个叫居都的村寨。这种情形如果在数

十年前森林茂密的时期，更是如此。那时，整个的居都全掩蔽在一

片树林和竹林中，只有进了寨子，听见狗吠声才知道此处有人烟存

在。

同样，我从文化人类学上走进居都时，也可以用得上“发现”这

个字眼。因为当你走进居都村寨，这里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外在的

常有的表现，如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相应的音乐、舞蹈，以及一

些特异的风俗。只有一些与其他汉民族村寨无多大相异之处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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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景像。可是，一旦你透过一般的表面现象，你又会看到这似乎平

淡无奇、毫无特殊之处的表面现象下，像地理环境掩蔽居都一样，

掩蔽着居都和居都人众多的、系列的文化事象，并拥有多个方面深

年，德国的一个叫刻的意义。 做鲍克兰的女文化人类学家，就

只身一人到过居都附近。可她只远远地观察了这个村寨，并在另外

一个村寨附近，向别村的村民打听过居都。但她只是看见了居都，

却没能“发现”它。我最初从外象观察这个村寨时，心情不会比鲍克

兰更好，收获也不会比鲍克兰更多。我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我

最终还是走进了居都。

这大致是地理生态环境对居都的意义，它与其他的民族，特别

是山区的民族一样，许多方面受到地理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可以

说，没有这样的地理生态，就不会有作为地理上的村寨居都，更不

会有作为文化体的居都。这方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

我进入居都之后，实地的调查是从居都这个自然村开始的。这

多户人家，人口近 人，基本上都是仡佬个自然村约有 族（这

是官方称呼，他们至今仍自称古老族），只有数户的男方或女方为

汉族，而纯粹的汉族人户和其他民族人户一家也没有。房屋建筑多

为长方形、人字顶的木、竹、石结构的草房，瓦房有数栋，但多是最

近几年才盖起来的。土地情况如前所述。耕作方式是原始的人力

和畜力，粮食收成不丰。副业是竹编织，这是绝大多数居都人家都

要和都能从事的一项副业，年年每家都能于此上有一定收入，但收

入并不丰盈。民族文化的事象变化很大，表层文化的事象尤为如

此。服饰全部汉化，一些风俗发生了较大转移，表面上的风情已经

极其淡化。但语言还相对完整，基本的性格和气质还相对顽强地存

在。一些较为原始的文化遗留还能搜集一些，如一种灌木纤维织成

的传统的土布、乡土特色浓郁的背扇等。它的婚俗和丧俗虽已有一

些变化（特别是现今，几乎一如汉式的婚俗和丧俗），但大多数的古

老事象还在“。祭山”和“吃新”等，在整个民族的观念中还具有重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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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对古老的回忆他们基本完全模糊，但植根于他们文化遗传

中的信息却很鲜明。

对居都的调查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文化

生命体”的全面观照。在立足居都这一自然村寨的同时，也把视野

投向它周围的仡佬族村寨，故而在论述居都时，大致是一个“大居
， 的概念，即以居都为都 中心，包括周围的数个自然村寨，拥有

多人的仡佬族人文化共同体。实际上，他们在不久以前，确实

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是后来的行政划分才使他们相对地分属于不

同的行政村。

第三节　　　　历史探寻

居都是仡佬族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村寨。仡佬族自然有自己很

古老的历史，但它与居都人的历史又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历史是一

个一定区域文化共同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表述它，才能在一

定程度上奠定研究居都文化的基础。

“居都”是这个村的名称，是什么人和以什么方式赋予它的，现

今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外人的一般看法说这是仡佬语的汉语译

音，问及村民，他们均不以为如此，因为仡佬语的“鸡”的音为“革”。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说居都所在的这座山像只鸡，村子正好座落

在鸡的肚子上，所以称为“居都”，取意村子处在鸡肚子上。这个说

法符合汉族人取名要包含一定意义和意象的习惯，但居都人又普

遍不承认此村名是因为什么原因由某汉人“望山生义”而取的。他

们对此村又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仡佬语称呼，叫“楼善”，而这个“楼

①大居都的认定是以文化共同体为基础的，指的是前面所说的作为行政村的居

都，另外再加上附近属于另一个行政村倮那的 多仡佬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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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称呼在他们说来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象征和含义。他们自称这

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个地方随意的名字而已。在居都人为他们

的子女取名字上，也有许多例证可以证实居都人的这种习惯和行

为。这种行为可称为名称的非意象化、非寓意化，是居都人仡佬语

言思维深层的无意识的某种结构的“露头”。它表明，居都人表现在

语言行为中的许多东西，与汉语中的语言行为是很不相同的。

居都人还以为他们的村名是很早以前就如此称呼的。这倒是

事实，就在村子的后山上，我们查访到一座杨姓的墓碑，上面就有

居都地名出现年代的证据。碑上有这样的字样：“大清道光庚子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正月二十五日在于居堵寨告”。道光庚子

年（ 年）距今已有 多年了。这说明在道光年间或此前，此

地就已经成寨，并有了与今天相同的寨名了。但“居堵”和“居都”还

有一定的区别“，居”字相同，而后一个字就有差异了。这“堵”字的

音与“肚”的音要更近似一些，而“都”与“肚”的音却有一定的差别。

按标准的汉语音的读法，把“肚”读成“堵”更符合实际情况。故从这

些情况看，我以为居都这个村名，大概包含了这样一些关于居都村

早期或中期历史的信息：

一是最初取此名的很有可能是操汉语的汉族人，而且此人在

居都最初的一批立寨者中有相当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取此名者

与当初的直接立寨者无太直接的关联，只是因为某种原因和方式，

参与了居都名字的命名，但这个人也一定是个操汉语的汉人或与

汉语有很直接关联的其他什么人。二是最初的状况如果如上述前

者，那么，最初来此立寨的迁徙者一定就有某种构成形式。这在后

面我还将论及。三是居都这一名字最初也有某种来自操仡佬语人

的定名参与和后来的广泛认同。

当然，居都这一名称的出现也许比以上关于居都名称最初出

现的猜想还要复杂，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但它都与居都的

历史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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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都的名字上“，居都”和“楼善”是一相对应的东西，官方和

所有的“外人”都知道“居都”这个名字“，地方”的名册和“外人”都

这样称呼它、记录它“。楼善”也是居都的称呼，但它只为居都人和

附近的族人和“自己人”知晓和使用“，外人”和官方是极少知道的。

从这一情况看“，居都”好像是一个来自外面的汉人（外人）对此地

的汉语称呼，而“楼善”则是居都人自己的仡佬语称呼，前者是他

称，后者是自称。如果真是如此，那许多问题就不言而喻了。但居

都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普遍认为：居都也是他们自己对此地的

称呼，决不是他人所为，更不是在原有“楼善”名字的基础上而取的

他称。他们自己对这两个名字的解释是：居都是我们自己叫和让外

人叫的，而“楼善”是为了防止“外人”了解他们说话的真实内容、含

义时才用的名字。这可能是对的，但“楼善”此名还有一个功能，即

同族同种的认同标识，说居都大家都能说，你我可以是同族，也可

以是不同族，但如果一说出“楼善”或“楼善人”，那么，这种标识就

发着光出现了，两个仡佬人就会心领神会地相似而笑。另外，居都

是居都人自己的村名，但毕竟是他们的第二母语 汉语的称呼，

出于语言发生和自我保存的机制，仡佬语也得对居都有一个称呼，

这就是“楼善”。至于居都和楼善的村名最早起始于何时？二个名

字谁先谁后？这些都不得而知。现在，也没有谁有能力知晓这一切。

在山区，人文的历史记述非常贫乏。直接记录地方历史的是县

志。在富裕和交流广泛的书面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县志是绝不可缺

少的东西，可这在贫穷闭塞书面文化不发达的山区就大不一样了。

县志在这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故而它可能在

有的地方有县志，有的地方就没有；有县志的地方也可能记述了某

些年代的历史，而有的年代就没有记述。就算是有县志并有记述，

也是很狭窄和表面的。这是针对一个县而言的，具体到某个村，其

人文历史的记述的“贫瘠”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要在这样的人文历

史记述中，搜寻到关于居都的只言片语是根本不可能的。探寻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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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历史记述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子，那就是“家谱”。家谱是中国

汉族人一种特有的人文历史记述方式。在汉文化四处“扩张”，造成

广泛影响的时候，许多原来没有“家谱”概念的其他民族，在接受汉

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汉文化的家谱。据现在

世的一些居都老人叙述，居都人在不久以前也有家谱这一类东西，

虽不是每个姓氏都有，但有的姓氏人家有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

村 年间曾连续几次遭受毁灭性的火灾，许多事物包括家谱早已

“灰飞烟灭”了。

现在，居都历史的探寻，就只剩下一条极小的极模糊的若隐若

现的“小路”可走了，这就是现存于人们记忆中的迁徙和现今的姓

氏或氏族的内部构成情况分析。这样，居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

首先得与各氏族来到居都的迁徙历史相关联了。

在居都①（指自然村寨的居都），一共有李、沙、黄、杨、石、周、

罗、朱、苏、高、张等十一姓人家。周姓在居都只有一户，男的周友

学，仡佬族，时年 岁；女的沙庭兰，时年 岁，为前几年上门招

亲的人户。张姓在居都也只有一户，男的叫张顺全，是水城的汉族，

岁；女的叫李明凤，时年 年到此上岁。张顺全是时年 门

招亲而进入居都的。

其他各姓大都是解放前或更早的时间迁来或者常住此地的。

有比较明确的进入居都的时间的有以下几姓。

罗姓在居都有两户。

【个例

罗焕文（时年 岁）、罗焕发（时年 岁）是两兄弟，在居

都已娶仡佬族的女人生子成家，成为居都仡佬族的一部分了。

①在把握居都仡佬族文化共同体时，一般都是针对“大居都”而言的，但具体调查

的点和相关的统计数字则是自然村寨的居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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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述父母 年因为在水城县的毕德受到某种灾难（可

能是仇杀或者失去土地等）的逼迫，在那里已经无法生存，才

逃到这里避难的。他们的父母都是汉族，来到居都的主要原因

是罗家的姑姑嫁到了居都的沙家，与沙家是姻亲，故来投亲避

难。后来，罗家与李才会家达成关于姻亲方面的协议，即罗焕

文他们的姐姐嫁给李家，李家借房给罗家居住，从而使罗家在

居都落了脚，一直到解放后好几年，罗家才建好了自己的房

子。 岁，罗焕发 岁。来到居都那一年，罗焕文

石姓在居都有两户，大概是父亲那一辈从倮那（距居都五公里

处的一个仡佬族村寨）搬来的。

苏姓在居都有四户，但他们到居都也不过五辈人，约 多年

前到此地。

【个例

苏姓的四 岁。他自述说：户人家以苏发清为最长，时年

他们家原是新窑骂支（在六枝境内）的仡佬族，在苏发清曾祖

父的那一辈时，曾祖父带着一个儿子到居都来落了脚。离开新

窑骂支的原因是兵乱。到居都后，其祖父生下了苏发清的父

亲，至此是三代单传，到苏发清这一辈时，才有了苏发清、苏发

亮两兄弟。苏发清、苏发亮又有了自己的后代。至此，苏家在

居都已延续了五代人。为何选择居都避兵乱，回答是居都都是

本族人，另外居都这地方外人一般不知道和进不来。

朱姓在居都有两户，分别是时年 岁的朱高明和时年 岁

的朱登祥。由于父亲早死，他们对家族的历史记忆早已消失。他们

只记得有曾祖父、爷爷，并一直都是单传，到了父亲这一辈时，才有

了两兄弟，但均已早死。可见，朱姓的迁入也不过百年，迁来居都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朱家有姑妈嫁到了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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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姓在居都有六户。这六户中有两个宗属：一是高德昌家族的

五户； 年才来到居都的，二是高学文一户。后者明确地知道是

其父解放前在倮那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前五户自述他们不知道

是从哪个年代迁入的，但根据他们苏姓与李姓的亲戚关系，年代不

会很早，也不会太晚。

杨姓在居都有五户。问及他们祖上是什么时候到居都来的，都

说不太清楚，好像在有意回避什么。但居都人对解放前和更远时间

的居都历史有一种说法“：李家的武，杨家的富”，似乎他们的祖先

在很早以前曾是此地的富户，再有后山杨家道光年间的坟墓，应该

说杨姓人家至少是清中期或更早一些的时期就在居都的。

黄姓在居都有六户，进入居都的年代不明，但肯定不会太久

远，他们也没有自以为来得很久的观念。

户，是仅次于李姓 户沙姓沙姓在居都有 的大户姓，但这

又分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明确地知道是在前五辈人时，从六枝平桥

搬来的。据知，很久以前，平桥一带的沙家是一个仡佬族大姓，人丁

很旺，现今的岩脚（六枝境内）的哪度村还有沙家的家谱。这部分人

家有九户。另两户为沙明学和沙正洪家，是解放前从倮那搬来的，

是倮那的沙家，与平桥来的沙家又不一样。

李姓在居都有 户，分三个宗属：一个是以李发胜为长房主

事人的宗属；一个是以李明德为长房主事人的宗属；一个是以李天

禄为长房主事人的宗 户、 户、 户。属。三个宗属分别有

李明德宗属的人在自述中也承认他们大约是在六代人之前从

岩脚的左坝搬来的，可这宗属的李家人却并不愿叙述他们的迁徙

历史，好像不愿口头上承认在进入居都的时间上比李发胜宗属来

得要晚的客观现实。但坡头上居住的与他们有血亲关系的另一支

李姓人家的自述，却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进入时间。

【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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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荣的小儿子李才有自述。他时 岁年

李庭荣在辈份上是李明德的爷爷。在他年轻时，由于在岩

脚左坝受人欺压，失去了田地，就通过李明德的亲爷爷辈的亲

戚关系，迁到了距居都不远处的坡头落了脚。李庭荣夫妻到坡

头后，生下了李才学、李才旺、李才有三子；三子又传下了李广

兄弟，李广发、李广发等 明等几兄弟又已生子，一共已有四

代人了。在他们来到坡头的时候，李明德他们的祖父早已从左

坝来到居都很久了。

李庭荣一家到坡头距今约有百余年的时间，而先期到来的李

明德他们，时间也不会比他们早很多。

李天禄宗属进入居都的时间不太清楚。他们与李发胜宗属有

一定的亲戚关系，但很多事象又表明他们与李发胜宗属有许多区

别，并不是一个宗属或宗属下的分支。因为他们是可以开亲的两个

截然不同的宗属。他们进入居都的时间也不会晚。因为在居都的

居民中，有一个时期（大致是清代）对他们有一种政治性质的编制，

叫“排”，约 户一排，因而其时有“上排李 和“下排李”的叫法。

“上排李”就是今天的李发胜宗属“，下排李”就是今天的李天禄宗

属。

至于李发胜宗属，他们在寨上的人数最多、最盛，也自以为来

此地最早。但他们的族人还不能自述这宗属人的来源，以及迁徙过

程和历史，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家族进入居都时间的历史证据。不

过，他们的家系最清楚，往上数，可以数到李发胜父亲李成章以上

的好几代人。同时，我们又在松林的后山，访查到一为“李成拳”的

道光丙申年的坟墓，坟主李成拳与李发胜的父亲是同一字辈的兄

弟。

以上是我们根据所能得到的材料的推测，并不希望能有确切

的时间年代，但对这一问题，居都的李发旺还有他自己的说法。

李发旺时年 岁，是一位热心关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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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了许多关于民族文化的情况，虽有些偏颇，但亦有许多较珍贵

的东西。他说“：苏家是从黑塘的水头寨（六枝境内）搬来的；沙家是

从六枝的平桥搬来的；高家是从六枝歪头坡搬来的；朱家是从岩脚

左坝搬来的；黄家、李明德家也是从岩脚左坝搬来的；石家是从倮

那搬来的；只有杨家和李家（应该包括李发胜宗属和李天禄宗属）

是最初立寨时就来的。”

李发旺所说的其他的人姓迁徙到居都前的大致地点不会有什

么差错，但他能记得如此清楚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这些姓的人家

进入居都的时间不长，也就不过百年前后的事情。”可他所说的李、

杨二姓是立寨时就来到此地的，那么，这个立寨的最初时间又是什

么时候呢？这恐怕连李发旺自己也说不准确。

这是我从内部对居都历史的探寻。同时，我在它的四周地区的

访查中也注意到了它这方面的相关的事象。

在居都西面的一个山坡上，遥遥相对有一个彝族村寨，村寨的

名字叫社勒。在这里，我访查了此寨两所最古老的坟墓，年代都为

清乾隆年间，它们在年代上都比居都能识别出年代的坟墓要早。故

从此看，可能社勒的立寨时间比居都要早，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

那么，居都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时候进入居都的，并以什么

样的形式构成今天的文化格局和居都的社区、人口、语言、组织现

状的？我以为这还得从贵州的整个历史背景上来再寻找。因为作

为这块土地上的居都，虽然小，但它表现的文化事象肯定又与某些

历史有一定的关联。

在历史上，濮人变为僚和濮僚，再变为葛佬⋯⋯仡佬，有一系

列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都直接影响这支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发

展趋向，都多多少少地让这支民族发生种种变异。另外，某些大的

历史事件，还直接形成对某些支系、宗属、种群的干涉力量，影响他

们的流动、迁徙、分布和内在的结构形式。话说回来，如果说居都的

存在与某些古老的历史有直接的联系，那是不切实际的；但说它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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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与发生在明代的许多历史事件相关联，则是很确实的。甚至可

以说，居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的产物。今天的居都及其他少数

民族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与发生在明代的两大事件相关：一是明代

年）至成化屯堡制度的推行；二是在明洪武十五年（ 十四年

年）近一百年间的四次仡佬族人与官军的战争。

在明代，明朝统治者在贵州全境推行全面的“改土归流”政策，

与之相应的就是官家在贵州沿交通要道设立军事屯堡。明代先后

在贵州设屯堡 卫。据（嘉靖 贵州通志》上记载的入黔军户测

算，前后约有一百万的屯军和随军人口进入贵州，并且在“天启以

后，卫所渐驰，屯军大量逃散。”故在万历二十五年（ 年）查存

万仅有 人了。从明洪武元年（ 年）到万历二十五年（

年），前后 多年，明代入黔的军士几乎逃尽。

仡佬族人与官军在明洪武年间至成化年间的四次大规模的战

争，记载于《贵州图经新志》等史籍中。在《贵州图经新志》中，这四

次战争是这样记载的：

年），明朝一、洪武十五年（ 大军经贵州往征云南，西堡

余人（即今安顺普定一带）仡佬族 聚攻普安卫所城。指挥使

司顾城坚守不出，待围城松驰时，方突击解围。

年）阿傍二、洪武二十八年（ 领导西堡仡佬族人与官军激

战，战绩 余人余人，西堡人死 ，辉煌，击毙官军 余

石稻谷被掠走。

年），西堡三、天顺四年（ 仡佬族人复聚众攻焚屯堡，明朝

调集云、贵、川三省官军 人及水西土兵 人前往镇压。

战争前后打了三个多月，仡佬族千余人战死，首领楚德彪被俘，许

多村寨被焚毁。

四、十八年后，明成化十四年（ 年）西堡仡佬族万余人再

次举行武装斗争，分道攻击官军，致使道路梗塞，朝廷又以贵州、湖

广兵合军夹击 战争持续了半年，首领坚娄、附五遇难。余部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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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果诏带领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纪复带领据守白崖。官军堵

洞燃烧毒药，煽烟入洞，将洞内人全数闷死；并募敢死士兵夜半趁

余浓雾偷袭白崖成功。战争中，仡佬族人死 人， 余人被

余名老 座村庄遭俘， 幼被掠走，数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抢夺，

烧毁。

明朝在贵州的屯军筑堡，给贵州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政

治的、军事的，以及文化的等等，但相关于居都的是屯军在后期的

大量逃散。在屯堡卫的中后期，政治、军事、民族的对立相对松驰下

来，从外地来到贵州，又根本不可能回去的军士们，寻求自己的生

存出路就成了他们的主题。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逃逸”却是最彻

底的，特别是得到当地民族协助、认同融和式的逃逸最为理想。因

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遭致官军的追捕和山民的阻击。我以为，正是这

种“逃逸”，给居都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从地理形势上看，居

都这样的地方是“逃逸”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实际上，居都仡佬族文

化中的一定量汉文化事象也显现了这样的历史情形存在。当然，这

里面有诸方面的因素存在，表现是复杂的，后面我还要详述。

另一个对居都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是仡佬族人与官军的四次战

争。《贵州图经新志》载“：西堡长官司部落皆仡佬。”在洪武年间至

成化年间发生的四次战争，可以说仡佬族人是动用了他们最后的

“家底”，进行了最后一次以民族为名的战争 从这以后，他们再也

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战争了。咸丰四年（ 年），安顺鸡场仡佬族

农民曾毓华领导的武装抗粮斗争已不是一次纯粹的仡佬族的民族

战争了，而是同苗族、布依族、汉族等共同对抗官军的斗争。并且战

争的性质也不同，前者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空间，后者则是为了

①历史文献记载见于《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于此进行了归纳

整理，这里使用了其部分文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侯绍庄等著，贵州民

族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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